
 

第 10 章  只种树不能算绿化 

 

大同市地域广阔。从最北部到最南端的直线距离有 190 公里，北

部以黄土丘陵为主，南部以进入太行山的山地为中心，两者在自然条

件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从再生森林的角度说，最南部的灵丘县条件最

适宜。 

1996 年夏天，以立花先生为团长的绿化合作团从北部的阳高县、

天镇县到南部的灵丘县进行了一次紧张的考察，最后看了灵丘县上北

泉村以苹果为主的果园。立花先生说，“这个果树园的管理人有能力，

对植物也很了解。环境林中心能不能把他挖来？”立花先生并没有见

过种果树的人，只是看了他种的果园便下了定论。 

这个种果树的人在当地很受青睐，名叫李向东。灵丘县共青团早

就盯上了他，想把他挖到我们的项目中来。也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

才带我们来参观的。 

我把立花先生的意思告诉祁学峰后，他对把李向东调到环境林中

心表示为难。灵丘县共青团正在计划以李向东为轴心开展下一个合作

项目。另外，李向东只是农民出身，有关果树和植物的知识也只是通

过现场的实践和自学掌握的。祁学峰担心他到中心后会碰到各种各样

的问题。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不能让鱼离开水。” 

我能够理解，在这里，无论干什么，人都是最重要的。立花先生

的战略是要在当地建设植物园，以此来带动那里的绿化活动。我们要

的不是充满幻想和浪漫的沙漠绿化，而是要在这个地方摸索出一条符

合生态的绿化之路。 

从自然条件来讲，灵丘应该是候选地。立花先生在那里只看“作



品”便相中一个不曾谋面的人。我当时就觉得立花先生的感觉没有错。 

在我眼里，李向东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喜欢植物，每当话题

谈到植物，他都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而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我也

有类似毛病，但是像他那么极端的人还真少见。 

让他去搞人事和理财虽然不合适。因为他不擅长这些，他痴迷的

是植物。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我想应该发挥他的特长，不足之处由其

他人补充。我把立花先生要在灵丘建设植物园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拜

托他寻找候选地，对周围的植被做一番调查。 

 

发现天然林 

 

1998 年夏天去灵丘时,李向东一边用手势比画一边对我说:“山

里有片天然林。”还说了一大串树的种类，并说有一人都抱不过来的

大树。我一时难以相信，因为迄今为止还没看到过那么粗的树。 

自己没亲眼见过，就不能妄下结论。李向东说：“林子就在附近。”

按照他说的我们去找，结果怎么也走不到。问当地的老乡，回答：“还

有两里，不远”。走了半天再问，回答还是“还有两里，不远”。如此

反复多次，最后走得大家筋疲力尽，无功而返。 

不过这一带好像真有天然林。我曾经遇见过背着砍柴下山的老

乡，背的砍柴里有栎树等落叶阔叶树。这里的山路，我们空着手都走

得气喘嘘嘘，可上了年纪的人背着足有 60 公斤的柴下山快步如飞。 

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一清早我们就向目的地进发。坐车到了山

脚下的雁翅村，再往前就只能徒步了。走过遍布鹅卵石的河道，爬过

一处又一处陡峭的山坡，单程用了四五个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眼前的景观令我大开眼界。对面山坡上是一片茂密的落叶阔叶树

林，其中有栎树、桦树、椴树、枫树、白蜡树、核桃树等。 

 “没错儿，确实是栎树！令人盼望已久的树，终于找到了。” 立



———————— 

图： 以天然林为背景留影的立花先生。身后是茂密的树林，其中有栎树、

桦树、枫树等。（灵丘县，1998 年 8 月） 

———————— 

花先生说着，突然加快了脚步。“只大概一看，乔木就有 20 多种，

灌木有 40 多种，草有 100 多种”。 

远田先生说：“这儿和日本东北的山很相似，虽然品种不一样，

但在属类上大体相同，可以断言，树的种类相当丰富。” 

我们发现了最大的树高有 12 米，直径有 25 厘米左右。沿着山谷

的方向发现确实有一抱粗的栎树。 

令人吃惊的是林地。地面堆满了厚厚的落叶和腐叶土，一直埋到

膝盖。沿着谷坡，自上而下自然容易堆积。不过，眼前的情形，我在

日本也没有见过，大概因为低温和干燥，物质不易分解所致吧。 



这一地区绿化的重要目的是保持水土。从这个角度考虑，这种落

叶阔叶树最适宜不过。蓄水能力和保土能力比起松树要强得多。但是

过去绿化时主要是种杨树和松树，根本没有发挥这些树种的作用。 

由于发现了这个天然林，我们的绿化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天然林再生的思路 

 

通过地图，得知有天然林的山名叫碣寺山，海拔 1768 米，属灵

丘县管辖，距河北省界不足 5 公里。以后我们又在灵丘县发现了 4 处

天然林，但还是第一个发现的最好。 

2000 年夏天，我们立项调查植被。分类工作由专家冈田博先生

（大阪市立大学理学部附属植物园长）和浪花彰彦先生（北海道大学

实验林技师）参与。 

我们在北京采购了帐篷、睡袋等野营物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可是就在预定开始调查的那天开始下起了大雨。由于一直干旱，田里

的农作物已经开始干枯，如果再有几天不下雨就会颗粒不收。农民脸

上充满了焦虑。也许是农民盼雨的心情比我们搞调查的心情还迫切

吧，老天终于下雨了。 

雨水冲毁了道路，只剩下一条最长最陡的山路可走，而且所剩时

间也只有一天了。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程赶路，一路马不停蹄。可

怜我刚一上路，脚就开始抽筋。我辩解“可能是因为事先调查一直走

路的缘故”，高中时代同年级的池本和夫故意挖苦我：“那是因为你每

天晚上都泡在酒里所致。” 

言归正传。当时我们调查植被的结果是：虽然还不到郁葱茂密的

程度，但是树冠覆盖严密，寸草不生。林地里堆积着腐叶土，下面已

经变成黑色的森林土壤。 

树林的主要树种有辽东栎、其次是糠椴、黑桦、元宝槭等乔木和——



———————— 

图：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完成了天然林的植被调查，大大加深了对这

里植被的了解。（灵丘县，2000 年 8 月） 

———————— 

榛子、六道木、锈线菊等灌木。 

选择两块区域，进行方形区分株调查。用塑料胶带将周边隔开，

对每一个区域里的树种、每棵树的胸高直径、树高等进行测量、记录。

我们已经脚力不支，更要命的是山林的坡度有 40 度，不抓住树枝就

可能会从山上滚下去。 

为了调查树木的成长过程，我们先采伐了 3 棵树作为年轮分析标

本。我们忍痛伐倒了一棵长得笔直、胸径有 25 厘米左右的栎树标本，

用尺子测量了一下树高，竟有 8.1 米。这片树林的树木基本都是这个

高度。 



虽然写起来简单，伐起来可就费劲了。树的材质极硬，体壮如牛

的周金（植物园职员）马上就大汗淋漓了。浪花先生偶尔替换一下，

我只管拍摄现场的情景。之所以这么费劲，据说是因为锯刃太钝。 

另外的两棵树，一棵是比刚才那棵直径小一倍的栎树，一棵是糠

椴。观察这些树木的年轮，可以弄清许多问题（参见下图）。 

 

 

大的栎树树龄有 39 年，长到直径 3厘米用了 17 年的时间，而且

越往后年轮越密。大概是因为周围树木茂盛，被树阴遮挡影响了生长。 

这棵栎树从 22 年前年轮开始变粗，最近年轮的幅度或持平，或

下降。也就是说，22 年前左右遭遇过人类的最后的破坏。周围的树

木遭到砍伐，而直径 3厘米的栎树幸存下来了。已经腐烂的树桩可以

使你联想起当时的情景。 

砍伐过后周围变得明亮，充足的阳光使树儿们如枯木逢春。另一

棵栎树和糠椴好像就是在砍伐后周围变得明亮时发的芽，长得笔直，

挺拔。 

    我们从山脚下到山里最少需要四五个小时，途中还有近于垂直的

峭壁。看到从山脚下雁翅村来这里砍柴的老乡，真让人惊叹。 

    但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上山砍柴了。谜底就在我们登山的途 



———————— 

图：用山上树木做劈柴。老乡背着 60 公斤重的砍柴走在陡峭的山路上。

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一斑。(桥本摄影) 

———————— 

中。毛泽东领导的 60 年代，在这个山脚下种了一大片油松，经过十

几年后，松树下部的树枝可以做燃料了。如果在村子附近能解决问题，

当然不用特意跑到山里去了。因为种了松树，使落叶阔叶树的天然林

得以喘息之机。 

    过去我一直对人们讲，黄土高原森林的消失是来自于人口的压

力，文明毁灭了森林。口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始终怀疑如此大规

模的破坏难道真是人类所为？ 

    通过对天然林的考察了解到，自然条件确实存在，如果没有人口

压力，可以通过自然的自身力量恢复森林。 

 



建设灵丘植物园 

 

考察落叶阔叶树的天然林后，我们对绿化的想法产生了很大的变

化。不过，我们和当地的技术人员讨论这些问题时，他们不屑一顾，

认为“那种树没有什么用”。虽然是林业工作者，但是很少有人见过

天然林。 

这样一来，立花先生的植物园构想就更具有重要意义了。我们的

目标是建设一个以当地的树种为主品种多样的森林再生示范园，但是

如果拿不出实际的东西，是很难有说服力的。 

我们决定在上寨镇南庄村村外建设植物园，那里离碣寺山天然林

不远，地形相似，紧靠 108 国道，交通方便。我们购买了 86 公顷土

地的 100 年使用权，大部分是山地。根据立花先生“有高低差的地方

适合栽种不同种类的植物”的意见，主要选择了海拔 900 米至海拔

1330 米的地段。 

主要目的是：（一）观察该地区植物迁移的过程，寻找绿化途径；

（二）从其他地方引进有可行性的植物，进行实验栽培；（三）通过

多种植物栽培，提高技术，培养人才；（四）建设品种多样性的森林

再生示范园。 

首先，我们和村里协议，规定禁止砍柴和放牧。同时建设管理设

施，派工作人员常驻现场。这种做法马上见效。过去草只到膝盖高或

齐腰高，现在已经高到胸部和肩部。品种上，过去只有毛茛科等有毒

和带刺的植物，现在增加了胡枝子、苜蓿等一些豆科植物。 

山丹是一种当地的野百合，小小的橘红色的花瓣，从远看也很显

眼，当初我想只要找到一棵就知足了。3 年后的夏天，山丹已在植物

园花开满地，形成群落。兰科的大花杓类也开花了。 

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地方可以生长天然林一样的辽东栎。最大的树

高 8 米，胸高直径 15 厘米，树高 6～7 米以下不计其数。每年树



———————— 

图：用从天然林收集的种子培育了很多树苗。右侧为李向东，左侧第二

位是周金。（灵丘县，2001 年 8 月）。 

———————— 

高增长 60～70 厘米。根据天然林的调查结果，这么大的树年轮

约为 5 毫米，树直径每年增加 1 厘米。 

    树长大了树叶自然多起来，落叶也多了，土壤变得肥沃，树的生

长速度随之加快。这样就开始了良性循环。相信再过 5 年，植物园一

定会成为郁郁葱葱的森林。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有很多由种子发芽的 1～2 年生树苗，也有

3～5 年生的。围起一角进行调查，发现每平方米有一棵辽东栎。植

物园的工作人员指着树对我们说：“以前这儿的树都被绵羊和山羊吃

光了。” 

    辽东栎长得茂盛的地方是山北侧背阴处，中国叫做阴坡，南侧向



阳处叫阳坡。阳坡非常干燥，一天当中的温差较大，树木很难生存。

但是一种小白蜡树却照长不误。它的根系横向延伸，在顶部发芽，呈

灌木状扩展，有的地方一处竟有 100 多棵。生长在阳坡的品种在当地

还很稀少。 

我们没有一味地等待自然生长的品种。李向东带领植物园的工作

人员走访附近一带，采集了好多种子培育小苗，工作非常艰辛。栎树

果实成熟期每年不同，如果落到地上干了，发芽能力就会减弱，还有

可能被松鼠和老鼠吃掉。尽管如此，他们采集了 200～300 公斤的果

实。一开始由于缺乏经验，在储藏上出现过失误，现在已基本走上正

轨。 

周金曾对我说，他年轻时离开村子，在制药厂干过，也在海南岛

工作过。现在双亲上了年纪，只好又回到村里。“本来以为这辈子只

能干农活到死了，没想到建设了植物园，自己还能参加这项工作。想

到自己死后生前种的树还能继续生长，实在是太高兴了。” 说着，这

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流下了眼泪。 

他们还在植物园少量地试种了一些其他地方的树种。他们的做法

很独特，如果有新品种进来，大家就每个人分一点，每个人都尝试几

种育苗方法，而且偷偷地关注着别人的做法。一年之中尝试了好几种

育苗方法。 

 

祁学峰在市人大会议上的发言 

 

2000 年 4 月末，为了欢送我们回日本，祁学峰和我们一起共进

晚餐。他在担任副书记时一直陪同我们一起活动，但是自从担任书记

以后就难有这样的机会了。仅是共青团的工作就够他忙的了，更别说

还兼任着其他的工作。 

“在人大常委会讨论绿化问题时，我也发言了”。祁学峰开始讲



起了发言的情况。我和远田先生对他讲的内容都很吃惊，因为当时喝

了很多酒，所以过后还是让他把讲话的内容传真给我。在此把传真内

容和在大同的谈话情况简要归纳如下： 

 

1．绿化荒山时应该先种草，再种树。要乔木灌木混种，特别应

该重视灌木。 

2．当前全市都在积极参与云冈石窟周边的绿化活动。虽然从旅

游的角度考虑有其意义，但那里条件太差。需要在岩石上挖坑，运土，

栽大苗，究竟这样是否合适，需要重新研究。我们是种树，不是搞政

治活动，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3．浑源县吴城乡种杏树成功后，提出建设“万亩杏树基地” 的

口号，掀起一股种果树的高潮。不要忘记，在成功的背后还有很多失

败的例子。苗木的质量和农民的觉悟很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匆

忙上马，还会失败。起步时规模要小，等农民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

心和干劲再扩大规模为好。 

4．改造小老树是必要的，但如果后种的树生长缓慢，对环境来

说就不经济了。不要忘记小老树在防沙防风方面还是起作用的。 

5．对于条件太差的村子应考虑国家出钱进行移民。离天然林近

的村子应该整体迁移。如果减轻人口压力，即使不去人工种树，森林

也会自然恢复。 

6．应在大同建立培训技术人员的设施。这虽然需要资金，但与

绿化投入的大量劳力、受伤的危险相比，费用要少得多，效果也好。 

7．“三分种树，七分管理。”我们大家都在强调种树后的管理。

实际上许多问题都是在树种下后因人的介入发生的。作为从事绿化工

作的人，其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植树绿化的重要性和管理工作的重要

性。 

 



他的发言确实切中要害。说到防止沙化，在日本立刻想到的就是

植树。但是祁学峰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广。讲话中还涉及到居民的搬迁、

村庄的整体迁移，这和当前国家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一脉相

通。在他的讲话中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只种树不是绿化。 

我在北京向团中央的干部介绍了这些情况，他们说：“他讲了这

样的话？不会影响晋升吧。不过他既然这么说，应该是有所考虑和思

想准备的吧。” 

祁学峰提到的项目大部分是市领导挂帅的项目。正因为我多少了

解一些大同的情况，所以才更佩服他的勇气。 

听了祁学峰的这些话，我立刻问：“反响怎么样？”他说：“了解

基层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市林业局局长感到很吃惊，问我你什么时

候学的林业？不过大部分人不太关心，大概是听也没听懂。”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立花先生。读了传真上祁学峰的发言提纲

后，立花先生说：“我真高兴他能够理解得这么深，看来我没白去大

同。” 

远田先生也感慨地说：“我一直关心人才培养问题，但只是针对

技术人员而言，对政治和行政的重要性没有认识。祁学峰的事情使我

感到他做了比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还重要的工作。” 

听到合作对象受到赞扬，我感到比自己受到赞扬还高兴。祁学峰

因为做我们的工作，升迁推迟了很久。2001 年 10 月他离开了共青团，

出任大同市南郊区党委副书记。 

 

“喜鹊林” 

 

10 年来，我们的绿化合作有了相当充实的内容，也引起了国际

合作及绿化专业人员的注意。但是，活动内容也开始变得复杂，一般

人难以理解也是事实。何况我们还提出“只种树不是绿化”。 



参加绿化合作团的人也提出“应该建立一个我们能持续访问，感

受到自己种树成果的地方”。 

大同事务所方面也希望建设一个自己直接管理，可进行各种尝试

的自己的林场，而且目前也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我们将二者综合考虑，在交通便利、方便管理的大同县聚乐乡取

得 600 公顷土地的 50 年使用权。 

在我们的占地中有条宽 150～200 米的低谷，谷底有一条清澈的

小溪，沙地下有渗流水。那里可以栽种杨树、臭椿等速成树种。过去

我们一直主要种松树，但苦恼的是这些树长得太慢，所以也很想尝试

种些短时间能看到绿色的树。 

 

———————— 

图：村里人说“喜鹊叫，好事到”。 喜鹊衔来树枝在住家旁边的杨树上

搭起一个大窝。（桥本摄影） 



———————— 

图：实验林场“喜鹊林”中央的低谷。因地形复杂，我们根据具体条件

可以尝试栽种各种树木（大同县，2000 年 9 月。） 

———————— 

低谷两边是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聚乐乡的面积有 100 平方公

里，人口只有 4500 人左右。占地中还有一个鹰嘴墩村，过去有 400

个居民，现在只剩下 20 多人，而且尽是些老人，无法干农活。 

当前中国正在推行退耕还林的工作，这个政策是停止耕种诸如水

土流失严重的陡坡等条件恶劣的农田，将其改为林地。这里是实施这

一政策的对象。乡党委书记说，“正当我们自己要搞绿化的时候，你

们来帮助我们绿化，真是感激不尽。” 

在丘陵地带可以试种油松、樟子松等各种树木。我们将灵丘天然

林里收集来的栎树种子在植物园里育苗，开始了试种。 



中方给实验林场起名叫“青年林场”，同时我们在日本征集了昵

称，最后决定叫“喜鹊林”，中方对此也一致表示赞同。喜鹊是乌鸦

的同类，身体和翅膀的一部分羽毛为白色，黑白相间，十分显眼。这

种鸟在中国北方和朝鲜半岛很多，但在日本只有佐贺县的部分地方有

一些，其他地方似乎没有。在日本，喜鹊是国家保护动物。 

中国有个传说，七夕之夜牛郎和织女要跨过喜鹊搭的银河桥去幽

会。因此，在中国喜鹊作为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的鸟很受喜爱。还有

“喜鹊叫，好事到”的说法。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喜鹊不怕人，会走

到你旁边，在靠近人家的杨树上衔枝搭窝。 

我们在日本以 5 万日元为单位募集合作对象，用这笔钱可以在一

公顷的土地上栽种 3300 棵松树，如果是杨树，可以栽种 800 棵大的

树苗，其中还包含 5 年管理费。在两年时间里我们共募集了 150 份

合作款。同时在国土绿化推进机构的“绿化募捐”、国际开发救援财

团、日中绿化交流基金等方面的援助下，还完善了管理处和供水设备、

作业道路等基础建设。我们把捐赠者的名字刻在铜匾上挂在现场。 

2001 年 4 月开工后，进展十分顺利。其中，侯喜技术顾问的贡

献很大。老侯今年 68 岁，已经有一个 7 岁的曾孙。老侯睡在管理处

的双层钢床上，坚持在第一线指挥。像呵护小孙子一样，管理农场，

培育树木。 

两年里，我们种的松树 90% 以上成活了。我说：“如果有死的苗

不必补种，可以试一试阔叶树，这样就自然成了混生林。”老侯则回

答：“问题是没死一棵苗。”是啊，可喜可庆。 

来自灵丘县自然植物园的阔叶树种也几乎全部成活。我们期待最

终成为这一带主流的是栎树。试种的 200 棵树苗几乎无损，全部长出

了绿叶，并且已经过了一个冬天，成功的希望更大了。这里是完全没

有腐殖土的黄土丘陵，树长得慢也实属无奈，只要长得好，就让人高

兴。 



———————— 

图：在现场第一线指挥的大同事务所技术顾问侯喜（右）。由于他的参与，

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许多。（桥本摄影） 

———————— 

栾树、楸树、榛子、臭椿等也都顺利地过了冬，但长势不是太好。胡

枝子也长高了，但不如期待的那样好。不过在旁边的采凉山栽种的长

起来了，前途有望。 

我们在管理处周围栽种了大树苗和花木。主要是为了美观，更是

为了向参观者进行一种展示。云杉全部成活，长得绿油油的；丁香树

长得也不错；玫瑰开了很多八瓣儿红花；耐旱的杜松长得还凑合；沙

地柏 100%地成活了。 

但是桧柏树大苗死了很多。2002 年风刮得特别大，桧柏被刮得

死去活来。看来在条件恶劣的地方还是种小树苗为宜。 

再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在通往喜鹊林的入口处，松树长得特



别好。那是采凉山项目。2000 年春天种的松树已经长到 40 厘米左右，

成活率也很高。这个项目从 1999 年开始每年都在种树，绿化面积已

超过 150 公顷。 

小武脸上充满了喜悦。“自己负责的最早项目就在这里。过去这

个乡里从来都不植树，因为我们帮助种树，他们才开始种。正因为我

们做出了成绩，政府的防风防沙项目才落到这个乡里”。 

如果让从日本来的绿化合作团的人在喜鹊林里种小树苗，归途中

再看看采凉山生长的松树，一定会使他们对未来信心倍增。2002 年

秋天，日本经团联自然保护协议会的大久保尚武会长带队的代表团访

问这里时就受到很大鼓舞，他们满意而归。 

 

天然林和人工林 

 

在喜鹊林的沟底有了新发现，那里生长着无数棵小杨树苗。有的

地方长得密密麻麻，令人吃惊。我正在观察时，小武走了过来。 

我告诉她“这是杨树苗”。她也和我一起找了起来。 

“哎呀，到处都是。”她也很惊讶。过去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这

样的情形。杨树种子发芽时如果环境不好，两三天就会死掉。之所以

很多树苗成活，可能是因为 2002 年春天的雨水好。不过，以前即使

有过发芽，也被放牧的羊吃掉了。自从我们开始在这里植树造林，因

为禁止放牧了，这些树苗才得以生存。 

小武反复对我说：“这件事增加了我的见识。日本专家强调自然

的恢复能力，我还不太理解它的含义。在中国说起绿化，就是强调种

了多大面积。但是，依靠自然的恢复能力，的确太重要了。” 

几天前，白羊峪林场的场长陪同我考察了广灵县的山区。山里有

一座圣佛寺古刹，周围是一片油松树林。据说由于火灾，原来 300 多

公顷的松树只剩下一半。场长告诉我，这里是天然林，不是人工种植



的。寻找母树,发现在寺庙附近有油松古树。因为长在山谷里，所以

树长得挺拔。从远处目测，直径超过 80 厘米，高度近 30 米。 

“以前这里有 3 棵松树，三十多年前，县政府为建办公楼砍掉了

一棵，另一棵是为建县文化馆砍掉了”。 

太可惜了。这里只有一棵古树了，但还能看见山顶上有几棵比较

粗的松树。 

    走进里面，是一片很不错的树林，树龄多半为 40～50 年左右。

树的直径有 20～30 厘米。树顶部呈锥形，说明生长还未衰落，如果

生长停止，树冠就会呈现圆形。 

    在大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长到这么大的松树林，说明松树也可以

成林。小武说: “我们现在种的松树再过 40 年也会长这么大,也许那

时候我已经不在，但是想到未来的情景，就感到高兴。” 

    远田先生在一边自言自语：“奇怪，怎么不是人工种的呢？从间

隔上来看，排列整齐，不可能是天然林。”但是和场长确认时，他说：

“没错儿，肯定是天然林。”说实话，我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晚餐时，远田先生问小武今天所见的感想。小武说：“场长说是

天然林，我看是人工林。如果是天然林，应该有各种树混杂在一起。

但那里只有油松，而且大小也相差无几。如果真是天然林的话，树的

大小也应该有差别。” 

“再有一点就是如果只有松树就不可能出现腐殖土。如果是阔叶

树的天然林，即使年份不很久远，也会形成厚厚的黑土层。我们今天

看的山林已经有 40 多年了，但还没有形成黑土层，也没有其他种类

的树木生长。相对于人工林而言，自然恢复的树林要好得多。” 

远田先生说：“该看到的你都看到了，即使是带着专业学生去考

察森林，也很少有学生能发现到这些基本的东西。” 

“是吗？“Sen sei”（老师）。真是谢谢了。”小武高兴地说。 

我也惊呆了。一进树林，小武和王萍就开始说个不停，她俩平时



也这样。不过该看的都没逃过她的眼睛，多次现场考察使小武积累了

经验，所以才有了前面那番话。小武能够这样认识问题，我们的事业

也容易发展了。 

我们询问了大同事务所的侯喜技术顾问，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的问

题马上就弄清楚了。“毫无疑问是人工林。场长是新来的，以前的事

情他可能不知道。” 

老侯是这个地区林业方面的活字典。 

 


